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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的定位与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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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后会产生同化、借用、融合和双语现象，这是语言兼用、转用、混合、竞争的结果。新疆

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后总体演变方向是趋同，它接触的结果受语言功能的层级性影响———强势语言决定弱势语言。新疆突厥

语族语言接触产生的变异是由浅入深发展的，从局部变异开始，发展成系统变异，再由系统变异转变为语言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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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 30年代,特鲁别茨科依对“谱系树”理论的“同构”和“对应”提出质疑，语言接触研究逐步进入
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研究语言演变的重要依据。20世纪后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研究成为语言学家尤其
是历史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20世纪 80年代末，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系教授托马斯森的研究成果最为引
人注目，她提出语言接触引发演变的理论框架，使语言接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语言接触是人类语
言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既用来研究语言亲属关系,也用来探讨民族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是研究语言
演变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人类文化演变过程的一种方法。
通过分析一些语言个案，我们发现语言接触可以出现在不同系属的语言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临近地

区的亲属语言之间，这两种接触各有其特点，它对我们研究语言接触后引发的语言演变现象及规律有重

要意义。本文通过观察和分析新疆突厥语族诸语言间的接触来探讨亲属语言接触后的定位和演变规律。

一、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概况

目前世界上操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主要分布于亚欧大陆的二十多个国家里，共有三十多个民

族，三十多种语言。我国有 8种语言，它们主要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 3省，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
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图瓦语、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除西部裕固语分布在甘肃省外，其他突厥
语族语言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维吾尔语是新疆维吾尔族通用的语言，使用人数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中最多。维吾尔族绝大部分人口

集中聚居在南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上，其余人口相对集中聚居在伊犁、吐鲁番、哈密、乌鲁木齐等地，
少数分别居住在湖南省桃源县与河南渑池县。在新疆，除了维吾尔族使用维吾尔语外，还有部分哈萨克
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汉族等民族兼通或使用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是哈萨克族通用的语言，使用人口居新疆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的第二位。我国的哈萨克

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尔泰 3个地区，少数聚居在巴里坤、木垒和乌鲁木齐县以及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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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阿克塞县。在新疆，除了哈萨克族使用哈萨克语外，还有部分柯尔克孜、塔塔尔族、图瓦、维吾尔族、汉族
等民族兼通或使用哈萨克语。
柯尔克孜语是柯尔克孜族通用的语言，柯尔克孜语即吉尔吉斯语。我国的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在新

疆南部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其余部分散居住在南疆的喀什、塔什库尔干、皮山、和田以及北
疆的额敏、特克斯、昭苏等地。东北黑龙江省富裕县柯尔克孜族人讲的语言与新疆柯尔克孜语不同，保留
了哈卡斯语的成分。新疆的柯尔克孜人除使用柯尔克孜语外，大多兼通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部分杂居的
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也兼通或使用柯尔克孜语。
乌孜别克语是乌孜别克族通用的语言。我国的乌孜别克族主要散居在新疆天山南北各地，多聚居在

伊宁、喀什、叶城、莎车、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等较大的城镇。乌孜别克人与当地维吾尔人杂居，
因此兼通维吾尔语，一般使用维吾尔语言文字。部分杂居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也兼通乌孜别克语。
塔塔尔语是塔塔尔族使用的语言。我国的塔塔尔族分散聚居在新疆乌鲁木齐、塔城、伊宁、奇台、阿勒

泰等城镇，目前塔塔尔语只局限于家庭成员使用，塔塔尔族使用的主要社会交际用语为维吾尔语和哈萨

克语。
撒拉语是撒拉族通用的语言。撒拉族主要集中居住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甘肃省积石山县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的萨木圩孜乡，少数散居在青海省化隆县和西宁市。目前撒拉族大多与汉族杂
居，主要社会交际用语为汉语。
图瓦语是图瓦族通用的语言。我国图瓦族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泰的哈巴河县的阿克哈

巴、布尔津县的哈纳斯、库木等地，有少数人散居在富蕴县的铁买克乡和阿尔泰县的阿拉哈克乡和康布铁
堡乡，使用的主要社会交际语是哈萨克语。我国图瓦人有很多人进入了蒙古语学校，同时使用蒙古文字。
从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功能出发，语言可以分成不同的层级。威望较高的语言属于高层级，威望较

低的语言属低层级。高层级的语言在同一个言语社团中用于较正式、庄重的场合，同时有可能成为不同言语
社团的通用语言。洪勇明分析了新疆语言状况，他认为，“在新疆语言集团中，汉语作为国家共同语，处于顶
层；维吾尔语作为自治区的通用语言,处于高层；其他民族语言的位置相对较低，姑且算做低层语言。如伊宁
市的双语场层次就是：汉语处于共同语的地位；维吾尔语是区域性语言；哈萨克语是亚区域性语言。”［1］

维吾尔语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通用语言，也是我国地理上使用范围最广的突厥语族语言，处于语

言的高层，它通行于新疆的大部分地区，被各民族广泛使用，其他突厥语族语言则是亚区域性语言。哈萨
克语在这些亚区域性语言中使用范围仅次于维吾尔语，使用人口位居第二，较为明显的语言接触现象常

常发生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之间。新疆的哈萨克族主要聚居在伊犁、木垒和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州县。
这些自治州县除哈萨克族外，伊犁地区还有汉、维吾尔、回、蒙古、锡伯等 47 个民族成份，巴里坤居住着
汉、蒙古、维吾尔、回、满、东乡、土家、撒拉、藏、壮、俄罗斯等 16个民族，木垒有汉、哈萨克、维吾尔、乌孜别
克、回等 13个民族。这些地方是典型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交汇地，语言的互借互用现象随处可见。
当地居民常常掌握多种语言，语言接触在所难免。刘宏宇对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语言使用情况展开了比
较研究，他发现“锡伯族在西迁新疆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与周围的哈萨克、维吾尔、汉等民族和睦相处共
同建设自己的家园,在与这些民族长期友好接触中,锡伯人往往通晓两到三种民族的语言。”［2］这一研究成
果进一步证明了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存在的普遍性与广泛性。

二、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研究

突厥语族诸语言在历史上就与世界各系属语言有过深入而广泛的接触。早在 11世纪，突厥语文学家
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中就有多处提及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问题，其序言中就指出，最清
晰、最正确的语言是只懂一种语言而没有与波斯人接触、也没有与外国人来往的人的语言，而会两种语言
的、与城里人接触过的人，语言混杂。
前苏联学者 K·M·穆沙耶夫分析了突厥语和世界其他语言的接触，他认为“可以划分出与突厥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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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的语言的一定类型，该类型是以下列特征上的共同性(相似性)为标准的:1.存在共同词汇单位；2.存在
共同语素(大部分是构词的，构形的较少)；3.存在共同特殊的语音现象(词中的元音和谐律、词中或在词里
的一定位置不允许有元音丛、抽音丛等)；4.存在共同的语法结构类型(一般是粘着型的)。这些类型是：

1. 突厥、蒙古、满一通古斯语，其特征是具有所有上述现象的共同性。它们构成第一种类型，表现出接
触的最高层次。

2. 突厥语和芬兰—乌戈尔语，其特征是有上述现象的共同性，可是这些共同性表现得明显比第一种
类型要弱，大部分具有局部的性质。

3. 第三种类型是突厥语和世界其他所有语言的接触，这种类型中共同词汇的存在表现得较前两种类
型更弱，虽然在 20世纪苏联突厥语和俄语间的共同词汇有显著的增加。共同语素的存在不超出单个土
语、方言或语言的范围，缺乏或较弱地表现着上述共同的语音现象，形态结构亦有区别 (粘着—屈折、粘
着—无形态)。”［3］在我们看来，新疆突厥语族诸语言接触属于第一种类型，是最高层次的接触。
近年新疆语言接触与影响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课题，学者们被新疆丰富的语言资源吸引，研究成

果日益增多。前苏联学者 K·M·穆沙耶夫的《突厥语和世界其它语言接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突厥语和世
界语言接触的状况，对新疆语言接触问题有所涉猎。王远新的《突厥语言学界语言影响与语言关系研究综
述》、陈宗振的《中国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研究概况》等论文总结了中国突厥语族诸语言的研究概况，着重分
析了借词、语言接触和影响等问题。牛汝极的《西域语言接触概说》、洪勇明《论语言影响的若干规律———
以新疆语言接触为例》、王希杰的《语言接触和语言的演变及其规律———兼评〈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广普
通话方略研究〉》等文章从不同侧面探索了新疆语言接触的历史、规律和影响。另一些学者则独辟蹊径，运
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着力探索突厥语族诸语言间的异同。如程适良的《哈萨克语与乌孜别克语音位
比较研究》、侯尔瑞的《雅库特语与柯尔克孜语、维吾尔语语音比较》、尤丽吐丝的《哈萨克语与柯尔克孜语
元音系统对比研究》、吴宏伟的《哈萨克语维吾尔语音位的比较———兼谈两种语言音位系统的发展》等论
文虽然没有直接论及语言接触问题，但字里行间却透射着对突厥语族诸语言演变和发展的关注。黄中祥
的系列论文《额敏县哈萨克语的地方特色》、《塔城地区哈萨克语探析》和《乌苏县哈萨克语的特点》归纳了
三个地区哈萨克语变异情况，指出塔城地区哈萨克语中有一定数量的维吾尔语、俄语、汉语、塔塔尔语借
词，证明了语言接触现象的存在。艾尔肯·肉孜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语言接触对语言变异的影响，他在《现
代维吾尔语阿图什方言研究》一文中也明确表示，“阿图什方言的元音［ε］的发音部位和文学语言的不一
样,［ε］在阿图什方言中变为［e］,阿图什方言的这种语音变化很可能是受到柯尔克孜语的影响。”［4］无独有

偶，安成山在他的《哈萨克语对锡伯语的影响》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哈萨克人口较为集
中的区域里生活的锡伯族人，其生活习俗、语言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哈萨克民族的影响，并反映在当地
锡伯族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说哈语的锡族人，他们说锡语时，易将锡语与哈语中相近的元音音位相
棍淆，说出哈语调的锡语来。”［5］李树辉的论文《维吾尔语独特语音现象成因探析》则进一步探讨了语言接
触对维吾尔语的影响，文章论述了维吾尔语“h音化”、“舌尖颤音的卷舌音化或舌叶浊擦音化”“唏音化”
“元音弱化”“两元音间的辅音重叠”“语音换位”等特点，他认为“这些独特语音现象均是受塔里木盆地土
著印欧居民在语言转用过程中赋予转用语言的特点，是古代突厥-回鹘语在印欧语系‘底层’语言的影响
下演变发展的结果。”［6］王希杰则从理论上概括了影响语言发展演变的两个因素，他认为“丰富发达的语
言的发展和演变，往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语言自身和它的社会文化因素；二是其他语言的影响。”［7］在他

看来其他语言的影响是语言演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也是语言发展演变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新疆是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多语言的交汇地，各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使

得新疆各民族语言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各种语言在并存中接触、竞争、融合。新疆语言接
触是广泛而复杂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分化，有统一，有互相影响。事实证明，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特别
是在那些有近亲关系的语言或方言的发展过程中，某些地区的语言变异，往往与语言接触有关。语言使用
状况复杂，为语言接触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产生语言接触现象成为必然，只是目前这一研究还没有受到足

够的重视，因此探索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状况是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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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的定位

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新疆语言接触都是非常频繁的，只是有些接触比较隐秘，不易察觉，而有些

接触却比较明显，引人注目。游汝杰、邹嘉彦认为，“语言接触大致有四种结果：一是语言的同化；二是语言
的借用，以词汇的输入和输出为主；三是语言的融合，即产生洋泾浜语和混合语；四是双语现象的产生。”［8］据

我们考察，这四种语言接触现象在新疆突厥语族诸语言接触中都存在，只是程度的轻重和接触的形式不

同而已。
语言接触后的同化是指某一民族语言的使用者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转而使用另一

种语言的行为。新疆是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特别是各自治州县中语言同化现象更为常见。据我们了解
新疆突厥语族诸语言接触后的同化现象主要发生在个体言语行为中。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明确规定
了我国少数民族有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但同时规定少数民族可以直接学习和使用全国通

用文字。这说明我国少数民族有自由选择使用何种语言文字的权利，每个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需
求加以选择。居住在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其他民族的居民，有些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自愿送自己的孩
子上维吾尔语学校，维吾尔语成为这些人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交际的语言，这就是语言的自觉转用。同
样散居在哈萨克聚居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可能自愿接受哈萨克语的教育，哈萨克语成为下一代人学习和

使用的语言。这种自觉的语言转用行为在新疆普遍存在，既存在于各突厥语族语言之间，也存在于其他类
型的语言之间，总的趋势是使用低层语言的人群更易转而使用高层语言。
新疆同时还存在突厥语族诸语言接触后的集团语言同化现象，我们常依据一个群体掌握当地语言的

总体状况来判断其被同化的程度。据高莉琴研究，“乌孜别克族,在家庭内部使用本民族语言,在其它交际
场合转用或兼用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人口较少,从语言功能上说已经降格为族内
或家庭内部交际语言,社会功能萎缩,家庭以外的交际选择其它语言。”“撒拉族,本民族语言缺乏社会交际
功能,与汉民族杂居的撒拉人,多使用汉语；与维吾尔族杂居的撒拉人,多使用维吾尔语。宗教活动使用阿拉
伯语。”“图瓦人由于他们一部分人与蒙古族杂居,一部分与哈萨克族人杂居,所以他们中一部分人兼通蒙
古语,一部分兼通哈萨克语。在族群内部、家庭内部使用图瓦话。”［9］她最终得出新疆趋于濒危的突厥语言

是塔塔尔语，这与塔塔尔语使用的人口少、范围小、功能弱有密切关系。由此可见，新疆突厥语族诸语言间
的集团语言转用和兼用现象也是很普遍的，近年这种集团语言同化现象有加剧的趋势，这会导致某些突

厥语族语言日趋濒危，这种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语言接触后的借用主要是指词汇的借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借词。不同语言相互接触后不论是个人

的直接接触，还是通过传媒的群体性接触，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词汇的相互借用，因为词汇是语言中

最易变化、最易渗透的语言要素。据学者们研究，突厥语族语言的借词主要来自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和
汉语，突厥语族语言之间的词语借用常常是某一突厥语言先从外族语中借用，另一突厥语言受到影响再

从这种语言中转借。白斯木汗·浩斯别克对哈萨克语中阿拉伯—波斯语借词的借用途径进行了分析，他认
为“阿拉伯—波斯语借词是从 14—15世纪开始通过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民族的书面语和口头传
入哈语的。因为哈萨克人和阿拉伯人或哈萨克人和波斯人从未发生过直接来往。随着阿拉伯的影响扩大，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在 15世纪，哈萨克人就放弃了回鹊文并接收利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老文字。
阿拉伯字母的借用，为吸收该语言的词创造了条件。”［10］这一实例再次证明新疆突厥语族语言常通过转借

的方式接收外来词，这种借来借去的方式密切了突厥语族语言的关系，因此突厥语族语言之间存“共同
词”的现象。学者们早就发现维吾尔语中存在与突厥语、蒙古语共有的词汇，在现代维吾尔语、哈萨克语、
蒙古语、锡伯语中也存在不少相同或相似的词汇。祖菲亚·玉努斯认为“这些词，在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
撤拉语、裕固语等属突厥语族的诸语言中都表达相同的含义，只是在读音上依据不同民族在语言上的发
音习惯多少有一点变异。在维吾尔语和蒙语中也存在有许多共同语。这是因为，维吾尔族与蒙古族相互杂
居，且联系密切。因此，民族间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有语言相互融合的情况也不足为奇。”［11］这有力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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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语言接触越持久、越强烈，相邻语言中的共同成分和在所有语言平面上的共同现象就越多。各突厥语
族语言在发展的进程中通过不断地相互吸收而使本民族的语言更加丰富。
两种语言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互相接触，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产生洋泾浜语和混合

语。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聚居的地区，人们为了互相沟通，语言接触频繁，互相借用对方的语言成分，语
音、词语或语法成分混合，结果会形成不同于各自语言的结构成分，这就是混合语。据我们观察，新疆塔城
地区额敏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这里居住着哈萨克、维吾尔、汉、回、蒙等十几个民族，除汉族外，哈
萨克族是这里的主要民族，其居住历史悠久，人口数量最多，哈萨克语是这里的主要通用语。当地维吾尔
族居民除了使用维吾尔语之外，大多会说哈萨克语，这种双语情况引起了当地维吾尔语变异，变异涉及到

语音、词汇等要素，体现出多层面、多角度的特点。分析额敏维吾尔语的变异情况，我们发现目前的变异主
要显现在语音的变化上。音位交替现象实际上就是一种同化，说明额敏维吾尔语的语音与哈萨克语语音
在混合。另外，额敏维吾尔语中已有大量的哈萨克语词汇成分存在，已出现词语混用的现象，这是形成混
合语的基础。混合语是在两种语言交融下产生的第三种语言，从严格意义上讲，额敏维吾尔语的发展相对
较稳定，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语言，只是有慢慢接近并向哈萨克语靠拢的趋势，短期内形成一种混合语

是不现实的。这种现象既不同于方言，也不同于混合语，更像是向混合语发展的一种中间过渡状态，我们
姑且把它看作是混合语现象。维吾尔语在新疆是高层强势语言，其标准语的推广巩固了维吾尔语的强势
地位。维吾尔语在额敏却处于弱势语言地位，但仍然受其强势地位的影响，哈萨克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是
有限的，特别是对现代书面语影响微弱，它的影响更多地反映在口语当中。社会交谈者努力进行互比以使
彼此都使用交谈者语言的词语，这是从古代保留下来的一种交际心理，额敏维吾尔语就是在这一交际心

理的驱使下日趋混合。
双语现象是指个人或语言社团在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口头表达或交流

思想的语言现象。新疆各民族长期杂居，语言接触历史悠久。由于突厥语族各民族语言相当接近，维吾尔
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以及乌孜别克族在日常交际中均不会产生太大的障碍，双语现象是
很普遍的。杂居区的居民通常既会说本民族语，也会说杂居区的民族通用语，他们往往因场景不同选择不
同的语言。新疆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使用人口多、范围广，语言地位稳定，逐步成为各级社会交际场
合中的强势语。其他弱势突厥语族语言使用人口减少,受强势语言影响较深,语言的社会功能渐渐趋弱。年
轻一代中,能懂得和使用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他们对继续学习和使用这些民族语言的愿
望趋淡，呈现出向强势语言转用的单语化趋势。
底层语言理论认为语言在互相接触中竞争，其结果导致语言地位的层级性，战胜的语言是上层语言，

战败的语言是底层语言。事实上语言之间的接触和影响并不都是你死我活的，越来越多的语言自愿转用
的事实反映出语言使用者平和宽容的民族心态。学习和接受其他民族语，使本民族语言更加丰富优美，更
具表现力成为一种趋势。新疆是一个语言接触强烈的区域，语言接触形式多样,语言的兼用、转用、混合、竞
争成为语言接触的必然结果，也成为各民族友好往来的见证。

四、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的演变规律

突厥语族语言是典型的粘着语，按语言结构类型来划分属 SOV型语言。基于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各突
厥语族语言之间存在为数众多的共同成分和特征。语音系统中有许多相近的特征和较为严整的成系统的
对应规律，词汇上存在大量的同源词和语言成分，语法上有相似的语法结构和一致的语序，因此突厥语族

语言的接触不论就强烈性而言，还是就持续性而言有其特殊性。审视新疆突厥族语言接触状况,我们认为
有如下规律：

1． 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后总体演变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趋同。梅耶就曾指出：“语言是用来当做
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的交际工具的，为了适应它的这个用途，并且因为社会集团都有要求它的成员完全

一致的正常趋势，所以每个社会集团的语言都逐渐趋向统一。”［12］黄行在《语言接触与语言区域性特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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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也探讨了语言接触后的趋同性，他认为“甘肃、青海、川西、藏东、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海南等省区
的多种语言交错分布地区会发生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变异现象，某些系属和类型迥异的语言之间已经不

同程度地发生结构趋同，甚至语言混合现象。”［13］事实证明，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后显现的趋同性表现

在各个层面。从语音层面观察，最容易发生变异的是两种语言在语音上有对应关系的音位，存在音位交替
现象。按照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来看，语音变化影响到语音系统时其表现必然为词汇扩散，词汇扩散的
结果就是使施惠语与受惠语日趋接近。从词汇层面观察，主要表现在词汇的借用上，借词常常同源或同语
族转借。

2． 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的结果受语言功能的层级性影响。威望较高、层级较高的语言是强势语言，影响
大；威望较低、层级较低的语言是弱势语言，影响小。但在某一具体区域又有所不同，可能形成逆势影响。
比如维吾尔语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高层语言，威望高，影响大。柯尔克孜语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的通用语言，是当地的强势语言，威望高，但层级低，高层级的维吾尔语在当地受到逆势影响。

3. 突厥语族语言接触中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影响起决定作用。其一表现在对语言结构的影响上。
假如强势语言中存在某种弱势语言中不存在的成分，两种语言接触后这个成分就成为语言中最不稳定的

因素，容易发生变异。语言接触后出现的增音现象，增加的常常是强势语言中特有的语音成分。其二表现
在对社会功能的影响上。突厥语族诸语言中强势语言的地位稳定，使用人口多、范围广，弱势语言受强势
语言影响，语言的社会功能日趋减弱，弱势语言群体中的语言自愿转用现象较为普遍，总的趋势是使用弱

势语言的人群更易转而使用强势语言。
4. 突厥语族语言接触最明显最直接的结果是词汇的借用。词汇的借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借用

施惠语中原有的词语，这些词语往往是使用频率高的日常生活用语；另一种是一种突厥语先从外族语中借

词，另一突厥语再从这种语言中转借。
5. 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异会由浅入深发展，从局部变异开始，发展成系统变异，再由系统变

异转变为语言混合。混合语现象会维系一定时期，但随着强势语言的日趋增强，可能会使其中的一种语言更
接近或完全融入另一语言中，语言替换是语言发展的最终趋势,但是语言兼用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下去。
语言接触是动态的，它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活语言是语言动态性最有效的证明。语言接触后造成活

语言构造的逐渐变化是语言生命的一部分，发现并探讨这一语言现象对探索语言的演变有重要的意义。
新疆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交汇地，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语言接触增强了各民族间的
联系,这不仅丰富了各民族的语言,而且有利于各族人民团结。但是我们也看到，突厥语族各语言的发展是
不平衡的，有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趋势，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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